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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上
事

□
权
莹

没什么大不了

□顾召营

没有什么大不了，没
有什么放不下

路边蓝灯静静亮，像
微笑的月亮船

云朵也很调皮，飘在
天空不散去

我手中的小云朵，变
成忧愁随风去

没有什么大不了，生
活是一场旅行

我们都是探险家，跌
跌撞撞、起起落落

路途虽然遥远，但总
有尽头

走 过 就 有 成 长 的 足
迹，每个角落都有风景

没有什么大不了，拍
拍尘土站起来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
一颗小太阳

即使天空会下雨，泪
水也许会倒流

但雨后，依然可以看
见美丽的彩虹

没有什么大不了，生
活总是出难题

只要心中有爱，有梦
想

我 们 都 是 智 慧 的 小
侦探

脚踏实地不怕输，就
能解开所有答案

这是一条六十年代人工挖掘
的河流，她弯弯曲曲，连着西沙河
通往滨海潮沟，所以人们叫她潮
河。她虽然年轻，但我每每站在
她身侧，总觉得，在久远的光阴
里，我曾涉水凌渡，在冰凉的河水
里，过了如浮萍似游鱼的几生。

这个春天，我又在滨北来回
踱步，去听那潮河的风声，任思绪
随节气更迭逐渐臌胀起来的水势
而起伏跌宕。几经辗转，纵使再
闭塞的人，也总有或多或少的潮
河往事流传到耳边,令我最为唏
嘘的，必然是那个老女人的事儿。
因为她是坊间传说中，我曾面见
过的人，别人提起她的时候，我会
在脑海中自动为她画一个像，她
在那画像里，面容枯槁塌陷，面上
无悲无喜，就定格在我第一次，也
是唯一一次见她时那样。

那时我年岁还小，去参加一
个亲戚的婚礼，吃过了流水席面，
就到了送新人去婆婆家的流程。
亲朋好友齐聚，将本就不大的农
村院落挤得膨胀起来，鞭炮砰砰
作响，烟火如奔，激起一波一浪闹
喧喧的红尘。

她打着包头，走在人群最后，
我渐渐被人群落下，和她走到了
一处。在送喜的人群里，她那一
身白灰色衣衫显得格外突兀。我
闻到她身上独有的老年女人的气
息，像一只衰老了的牝马在铺满
青草和粪便的圈里打滚。

还是她先开口，说：“你扶扶
我吧，我走不动了。”我正有此意，
我也走不动了,正需要一个人相
互搀扶着往前走。我挨着她的身

体，她矮短的肢体努力向前蠕动，
我也努力向前蠕动。我怀疑她患
着和我一样的病。我忍了好几
忍，始终憋住没有问，她的髋关节
是不是生来脱位，股骨头不在关
节囊里。她大约不懂得那么专业
的词汇。我刚想问问，就被妗子
急吼吼地喊走了。我远离了她，
硬生生被拖进熙攘的人群里，那
腥臊混合干草的气味儿就被人身
所散发的血气与汗臭所替代，说
不上哪个更令人窒息一些。

我忍不住回望，她那灰色调
的衣衫若隐若现，却始终游离在
人群外面。妗子悄悄在我耳边
说：“你离她远一些，她是个命不
太好的‘姑姑子’。”“什么是‘姑姑
子’。”妗子回我以默。

后来，还是从长辈的闲聊里
听说，大抵，每个村镇、每个县城
都有都会有那么一个人，大多是
女人，她们似有大能，有什么天
命，需要为众人做些事。比如孩
子整日夜啼，医生也束手无策，就
喊“姑姑子”去，她们平复哭声，通
常只靠一把小米……在坊间的传
说里，她们被强大的命运强迫着、
折磨着，必须做些事，她们被命运
牵系着，捆束着，如不顺从，就要
磨灭。她们往往离群索居，有的
终生不婚娶，一般命途多舛。而
我见过的那个滨北镇的“姑姑
子”，就是例外的一个，她似乎也
是得到了授意，应该去做事，然而
多年来，她抵抗了这命运，不愿意
去做。“一个可怜的犟种”。这是
村镇里的人，对她最普遍的形容。

于是命运予她惩罚。她的丈

夫，三十冒头就在修潮河下河工
的时候病死了，留下三个男孩要
她抚养。那个命运还不放过她，
问她能不能顺从，她依旧不从，一
心只照顾三个儿子，后来那三个
儿子在成年后纷纷早亡，她的命
运辗转成尘，令人唏嘘。

当年我听到这个故事，狠狠
倒吸一口凉气，无论如何也理解
不了那个释义。我只在后来的岁
月里，经常梦见那一张脸。那张
仅见过一次，因枯槁而凹陷的脸。
那老女人的脸在梦里初时还是毫
无表情，后来就见她在潮河边哭
喊。“还我丈夫，还我儿子……”我
形容不出那种悲怆。我常读山海
经，以为杜鹃泣血也不过于此。

这个春天，我又在滨北来回
踱步，听着潮河的风声。潮河岸
边，垂柳妆成华盖，将河床紧紧庇
佑。河水一片澄澈，全不似梦境
中老女子哭喊时的阴冷悲怆。那
些陈年事，从不曾在这片年轻的
河床上留下丝丝缕缕的痕迹。岸
边车马熙来攘往，唯有我的思绪
如隔座送钩的春酒，无论如何不
能在一个席面间就饮完。而年轻
的潮河，还在引风而来，河水沉
沙，以涔涔水波催动沿岸垂柳，令
它们迎着春风，释出许多柳絮来
掩藏所有踪影，而我在款动的白
色绒毛边角，在指尖颤动如蝶之
际，从那河流朱唇半开、贝齿将露
的那一刹那，还是读懂了这条河
流的心思。

此刻的潮河，她正以相思示
我，而我如见刀戟。

在籽粒日渐丰满的石榴树
下，我等来了快递员，办理好相关
手续，我把精心挑选的图书打包
发往了新疆乌帕尔镇。直到这一
刻，才好似去掉了一桩心事。算
算时间，从新疆旅游回来已有半
月，那里连绵起伏的高山、如网似
脉的河川、广袤无垠的草原、群群
团团的牛羊、星星点点的毡房
……仍然白天在脑间萦绕，夜里
又在梦中重游。

但是我此行收获的何止是风
景。那天，我们的车辆在一处叫
乌帕尔镇的原野上奔驰，车窗外，
大片大片养眼的绿色一掠而过，
瓦蓝的碧空中，云朵高远，有金黄
色的麦田在微风中波浪般涌动。
一行人禁不住为此美景驻足，正
在大家下车游玩，相互拍照之际，

“咩——咩——”几声羊叫从不远
处传来。原来在一处麦田边上，
有几只农家散养的羔羊正在吃
草，我们踩着高低不平的田埂走
近这些羊群时，恰好路过一片果
林，当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嗅到了
一缕淡淡的果香，这才欣喜地发
现在茂密的绿叶间，一枚枚黄里
透红的鲜杏压弯了枝桠，几乎让
人触手可及。这简直是不可抵挡
的诱惑，大家纷纷摘下来放到嘴
里品尝，可没想到刚吃了一口，这
来自新疆的鲜杏瞬间就将我们征
服，那异域的果香，蜜汁一样的甜
度充斥在味蕾间，我们已经忙得
顾不上赞叹，纷纷在树下寻觅合

适的目标，准备大快朵颐。
忽然，游伴拍了下我的肩膀，

我顺着她的眼神侧头一看，原来
一位裹着维吾尔族头巾的妇女不
知何时已经来到近处，正盯着我
们这帮不速之客。大家赶紧缩回
伸向红杏的手，并快速咽下还未
吃完的鲜杏，纷纷双手合十，有些
尴尬地向这位女子表示歉意。那
位大姐两手比划着向我们不停地
说话，可大家伙一句也听不明白，
后来，她一看实在与我们无法沟
通，便转身急急向她家的篱笆院
走去。我们几个则不安地互相看
了几眼，一时不解其意，游伴中，
忽然有人猜测那位大姐可能是去
叫人了，也有人说不用怕，新疆有
一分钟治安圈，假如真叫了人来，
为难咱们，就抓紧报警。
    当我们一行已经准备溜走
时，很快又听到身后传来大姐的
吆喝声，大家紧张地回头一看，原
来这位维族大姐正手举着一个塑
料兜，面露笑意，向我们招手。我
们这才明白大姐回去的意图，一
帮人紧张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
大姐动作很利落，她把树上一颗
颗红杏摘下来放到兜里，还比划
着让我们也一起摘，见大姐这样
实诚，我们也就没再客气，一颗颗
红杏很快就装了个满兜。最后大
家伙一致商量要给对方付款，可
谁也没拿现金，我拿出手机向大
姐要收款码，大姐却一个劲地摆
手，并急切地把一兜杏往我手里

塞。我明白这是要送给我们，但
这怎么好意思收下？在异地他
乡，我们这群游客如此突兀地闯
入人家的果林，只不过是萍水相
逢的缘分。双方正在推让之际，
一个小朋友从篱笆院里走了过
来，他用普通话和我们亲切地打
招呼，随后笑着说：“我奶奶说了，
这杏是自己家里种的，让你们带
着路上吃，不要钱，因为内地的人
也经常过来帮助我们，我的老师
就是内地援疆来的。”我们听后不
由大为感动，纷纷一个劲儿向对
方致谢。是啊！在遥远的新疆乌
帕尔镇，在最平凡最普通的一户
人家身上，在这片充满淡淡果香
的果林下，我们感受到了当地人
的友好、纯朴、率真，也真切感受
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热忱。

后来通过交谈得知，这位小
朋友还在上小学五年级，由于此
处位置偏远，有一些课外图书是
他们这里所缺乏的。于是我们几
位当下就商议好了，投桃报李，回
家以后一定要给他邮寄一些书籍
过来。我向小朋友要来了具体地
址，表明了我们的意图，那位维族
大姐也高兴地热泪盈眶，拱手向
我们一行示谢。

那天，当车辆缓缓驶离乌帕
尔镇这处麦田边的果林时，我们
不舍地挥手道别，而这一程的风
景定格在脑海里，仿佛也带着淡
淡果香，在心间久久弥漫……

乌
帕
尔
镇
那
淡
淡
的
果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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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

□杜鹃

在一些必经途中
我常驶入一些环岛
不同于笔直马路的
一眼望穿，环岛给了我
更新的体验

流连于风与景的转换
我会纠结于
来自四面八方的出口
抑或在转圈圈

像一只迷途的羔羊
我迷失于一些箭头的指向
在必经的路途里
有时日复一日
我感觉自己
始终走不出
一座巨大的环岛


